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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中 有 处 桃 花 源
■ 陶 敏

中秋当日，我忽然想起去年此时赴竹
山武陵峡的时光。那夜的月光，温柔地漫
过山涧，漫过田野，漫进我的心里。

那天，车子在蜿蜒山路上行驶了一个
多小时，穿过几个寂静村落，“武陵峡”三个
遒劲大字跃然眼前。旁边一块牌匾上，记
载着此地与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渊源。解
说颇为详尽，从地理特征到历史传说，娓娓
道来这片山水与《桃花源记》的关联。

我细细品读着那些文字，忽然注意到
角落里还刻着一首小诗：“武陵溪水清如
许，流入人间作月明。”这意外发现让我心
头一暖。是啊，这溪水不仅滋养着两岸生
灵，它还化作千里之外的月光，映照在每
个游子窗前。

同行的段兄见我兀自出神，笑着说：
“想什么呢？晚上有的是时间赏月，现在
咱们得赶路，老王家的腊肉还在等着呢！”
大家闻言都笑了起来，脚步也不由轻快了
几分。

坐在小船上，看两岸的峭壁像是被巨
斧劈开一般，笔直插入云霄。抬头望去，
只能看见一线碧蓝的天空。弃船前行，山
间的林木已开始泛黄，偶尔有几片早落的

叶子打着旋儿飘下来。眼前突然开阔起
来——秋收过后的田野铺展开来，金黄的
稻草捆整整齐齐立在田间。田埂上，鸡鸭
成群结队地踱着步子，几只大白鹅昂着脖
子，神气十足地来回巡视。山边的竹林沙
沙作响，几间老屋静卧山脚，屋檐下挂满
了红艳艳的辣椒和金灿灿的玉米。微风
拂过，田边的野花轻轻摇曳，我们好像走
进了陶翁笔下“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桃
花源。

这就是老王家了。打从他记事起，祖
辈就在这里居住，据说已有上百年历史。
老王指着半山腰上几处残垣断壁说：“以
前那里还住着好几户人家，平日里将黄牛
散养在山间，到年关才找回来。现在交通
方便，大家纷纷搬了出去，就剩我和另一
户做农家乐生意的还守在这里。”老王的
语气里带着几分落寞，但更多的是坦然。

老王家的厨房渐渐热闹起来。灶膛
里的柴火噼啪作响，跳动的火苗将女主人
的脸庞映得通红。她踮脚从房梁上摘下
腊肉，往木盆清水里一浸，转身就去院里
抓土鸡。老王用铁铲翻动着锅里的鱼，油
星子滋滋直蹦。隔壁灶洞上，蒸着的土豆

米饭正冒着腾腾热气……
文友们从菜园归来，手里捧着刚摘的

蔬菜。大家纷纷忙碌起来，有人搬出老榆
木方凳，有人擦拭着碗筷，有人将一道道
菜肴端往屋外的道场。道场边的老树下，
不知何时已经摆好长桌。屋舍、人影、山
色，在这一刻变得朦胧而温暖。酒过三
巡，菜过五味，不知是谁先看见东方山上
探出头的月亮，银白清辉悄悄漫过山脊，
向着道场流淌而来。

月光仿佛是个信号，道场上的气氛突
然活跃起来。老王抱来干柴，篝火在夜色
中窜起，映得人脸发烫。不知谁先哼起了
小调，渐渐地，我们这些平日拘谨的文人
竟踩着《葛天氏之乐》的拍子手舞足蹈。
远处群山如墨，近处溪水浮着碎银般的月
光——“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此刻
倒像是武陵人误入的那个夜晚。

躺在老王家简易的木床上，听着窗外
溪水潺潺，竟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半梦
半醒间，我仿佛看见陶翁正坐在老树下轻
吟：“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清晨，我推开木窗，只见山岚缭绕，宛
如仙境。老王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落在木

柴上的声响，在清晨的山谷里格外清脆。
我问他为什么不搬出去和儿女一起住，他
停下手中的活计，擦了擦额头的汗，笑着
说：“祖祖辈辈都在这里，习惯了。再说，
要是我们都走了，这水谁来看护？”一句
话，让人肃然起敬。

经过一夜月光的濯洗，面对澄澈的溪
水，一行人都卸下疲惫，有人麻利地挽起
裤管下水，有人随手折了树枝当拐杖，还
有人直接赤脚踩在溪中的鹅卵石上。邹
君蹲在岸边，认真挑选着扁平的石片，教
大家打水漂。一众文友，争相比试着谁的
水漂打得远，谁找到的石头更圆润。欢笑
声在山谷间流转。

后来我常想，陶渊明让渔人“遂迷，不
复得路”是何等慈悲。武陵的月光不该被
路灯稀释，溪石上的青苔不该印满游客的
鞋印。那些木梁上悬着的腊肉、灶台上蹦
跳的油星、老王内心的坚守，都是桃花源
最原始的注脚——黄发垂髫的怡然，本就
该封存在时光的琥珀里。

此刻窗前，月亮正斜斜切过城市钢筋
的缝隙。恍惚间又见那夜篝火，或许真有
一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渡口。

诗 意 的 月 亮
■ 罗全兵

诗意的月亮，是她的阴晴圆缺，正如
人生有悲欢离合，不可能永远圆满，总会
有缺憾，但正是这些缺憾，才让圆满显得
更加珍贵。

悬在天上的月亮是华夏文明的一枚
玉印，自《诗经》“月出皎兮，佼人僚兮”的
吟唱开始，便有了最早的月下恋歌，月亮
的诗意从此流传。

李白的月亮带着酒气。“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他把孤独酿成诗，让月亮成
了懂他爱他的知己；“长安一片月，万户捣
衣声”，他又把月亮化作边塞的相思，那月
光里藏着征途的乡愁；“举头望明月，低头
思故乡”，那轮明月，照着他孤独的身影，
也照着他心中那片遥远的故土；“明月出
天山，苍茫云海间”，他把月亮与天山相
连，那月光里藏着边塞的壮阔，多了几分
金戈铁马的苍凉。

杜甫在鄜州望月。“今夜鄜州月，闺中

只独看”，他想象妻子在故乡望月思己，把
思念写得格外深沉。漂泊半生的他，把对
故乡的眷恋都凝在月色里，让月亮成了自
己心中最亮的坐标。

王维的月亮空灵静谧。“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一句勾勒出满卷禅意山水，
月亮化作山林间自在的精灵。

思念里的月亮，承载着千般惦念，盛
满世间不尽的牵挂。

李益的“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
月如霜”，把月光比作霜雪，勾勒出边塞的
凄清，戍边将士望着这轮明月，心中满是
对故乡的思念。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
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把对故乡的期盼，
都藏在了月光的清辉里。这轮思乡月，照
过边塞的征人，照过漂泊的游子，也照过
每一个离乡的人，它让故乡的距离，在月
光里变得不再遥远。

苏轼的月亮豁达通透。“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中秋之夜，他将对亲人的惦
念，升华为对世间所有人的美好祝愿，让
明月成为跨越山海、连通时空的纽带；“明
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他以月起兴，叩
问人生，皎洁月光里承载着对生命的思
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
古难全”，将月的盈缺与人的际遇相连，道
出缺憾本就是人生常态；“何夜无月？何
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把
月色与从容闲情相融，月光之中，藏着对
生活的热爱，也藏着对俗世纷扰的超脱。
这一轮闲居之月，没有边塞月色的苍茫，
也没有思乡月色的凄苦，只漾着岁月静好
的安然。

爱情里的月亮，见证无数相逢别离，将
有情人的万般心事，都收进朦胧月色中。

李清照笔下的月亮凄清婉约，“雁字
回时，月满西楼”。她独倚西楼望月，迟迟
等不到远方的书信，明月便成了刻骨相思

的见证。柳永的月亮缠绵伤感，“今宵酒
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他将离别怅
惘揉进一弯残月，月色化作一曲动人心弦
的离歌。张若虚写下“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
年年只相似”，漫漫月光里，是对宇宙永恒
与生命更迭的追问。欧阳修“月上柳梢
头，人约黄昏后”，绘出月下相会的甜蜜光
景，月亮是缱绻爱意的见证者。秦观的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月
华之中，藏着对真挚爱情的笃定坚守。

每逢中秋佳节，品读这些千古诗句，
我们仍能触到千年前诗人的心跳。那轮
明月，曾照过李白手中酒杯，照过苏轼的
庭院，照过戍守边关的将士，照过寄情山
水的文人，而今依旧照进你我的心底。中
秋之夜，每一个抬眸望月、心念明月的人，
都能在清辉之下，与千年之前的诗人相
逢，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浪漫之约。

走进小区，忽闻阵阵馨香扑面而来。
抬眼望去，只见单元楼下花坛边，早些年
栽植的 8棵桂花树苗已长至碗口粗，枝叶
间吐出的缕缕花蕊犹如黄金丝线，簇簇柔
滑，令人陶醉。桂花树下，四位老邻居围
坐在石桌旁打牌，另外三人坐在一侧条椅
上，笑着议论八月桂与四季桂的区别。我
才恍然想起，又是一年中秋至。秋风拉开
了时间的帷幕，也吹皱了琐碎的流年。

每到中秋，母亲总会端出提前发好的
白面，倒在案板上，再掺些面粉。经几番
轻揉慢搓，再次醒面后，反复揉成筋道面
团。接着揪下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依序摆开、按扁，再一一拿起面皮，
在手中娴熟旋转几圈，凹形面皮便
初具雏形。眨眼功夫，母亲在面
皮中包入炒熟舂碎的芝麻
红糖馅，顺手抄起擀杖，三

下两下擀成大如碗口、形似圆月的饼子，
依次下入滚烫的香油锅。只见她一手持
竹筷，一手握漏勺，挨个儿翻动饼坯。父
亲坐在灶台前不时添柴加火，拉动风箱，
红红的火苗呼呼舔舐锅底，油香很快溢满
整个厨房。

母亲望着我一副馋相，笑着说：“莫急，
有你吃的。”那时，我仅比灶台高出一个
头。待到饼子两面鼓起、色泽金黄，冒着腾
腾热气出锅，母亲赶紧拿起一个递给我。
我猛咬一口，烫得嘴巴生疼，仍连声叫嚷：

“好吃，酥脆香甜。”那份难得的满足与喜
悦，铺满我的整个童年。

后来我才知道，这就
是城里人司空见惯的
油饼，不同之处，是裹
了芝麻糖馅。那时
候，乡下人对中秋

所谓的“洋月饼”闻所未闻，能吃上农家油
炸“月饼”，于我们而言已是莫大幸事。

又是一年中秋，乡下秋收依旧繁忙。
午饭前，忙活一上午的母亲，照例端出她
亲手做的“月饼”。父亲紧随其后，取出牛
皮纸层层包裹的物件，分给我们每人一
枚，说是从供销社买来点心，每个三毛钱，
让一家老小开开“洋荤”。父亲此举，或许
是想给大家一份惊喜，所以事先并未声
张。我抢先接过，反复端详，只见薄薄的
油纸上印着“东方月饼”几个字，配料有桂
花、核桃仁、豆沙……拆开油纸，饼面印着
精美的凹凸纹样。手中这点心两三口便
能吃完，那时我却舍不得，一点点慢慢品
尝。虽是难得的吃食，却没品出特别滋
味。满屋都是节日温情，萦绕不散的，还
得是传统油炸“月饼”的唇齿留香。

时光，就像一阵风，吹过一个又一个春

夏秋冬。产自全国各地、不同样式和口味
的月饼，从车流如潮的街巷涌向姹紫嫣红
的乡村，成为寻常家庭的节令之物。只是
礼盒包装愈发精巧考究，让人应接不暇。

翠竹映亮我的西窗，月光爬满邻家的
东墙。是夜，我和妻子站在楼顶平台赏
月。远山近楼高低错落，车水马龙灿若星
河。我无意欣赏青山、绿水、鸟语、花香，
唯独放不下父母健在时，一幕幕温馨鲜活
的往事。心底漫起莫名的荒芜与怅然。

良久，我才从如烟往事中缓过神来。
抬眼遥望，皎洁月色静静穿透行道树叶
隙，洒下水墨般温柔的光影。于我心底，
再无“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一说。天堂里
的父母，已把历经风雨的岁月，折叠成一
纸无言诗笺：

秋心谁解？红尘滚滚，千古年年，相
思字字，笔墨怅怅。

明 月 与 月 饼
■ 赵国章

中 秋 的 思 念 与 诗 情
■ 阚韶辉

时令一入农历八月，风里便染上秋
意。暑气渐消，天高云淡，蝉鸣也日渐稀
疏。每到这时，我心底最柔软的那根弦，
总会被一轮将圆未圆的明月轻轻撩拨，思
念如潮起之水，漫上心头。

对中国人而言，中秋节是最富诗意的
节日。它安静温润，如同久别重逢的故
人，在月色下与你娓娓闲谈。中秋的核心
意象便是月亮，月之圆满，恰是人间团圆
的象征。那一轮高悬天际的银盘，照过秦
汉关隘，照过唐宋楼台，也照过中秋夜里

每一个仰望它的人。
千百年来，明月依旧，
人事更迭；不变的，是
世人对团圆的期盼，
对远方的惦念。

我常想，中国人
为什么对中秋如此钟情？或
许就在于它把一个“圆”字写
到了极致。月饼是圆的，月

亮是圆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也是圆的。
圆，是中国人最深的文化情结，承载了多
少美好的祈愿。然而世间事不如意者十
之八九，正因为圆满难得，团圆才愈发珍
贵；正因为离别是常态，思念才成为中秋
永恒的主题。

在我儿时，父母以缝纫为业，终日操
劳，一家人少有过节的闲暇。中秋，不过
是餐桌上多几道菜肴，每人分得一块月
饼。没有赏月的仪式，没有讲故事的闲
情，月饼吃完，节日便悄然落幕。年少的
心，总是向往远方，哪里懂得何为思念，更
不曾知晓，那些平淡寻常的日子，会成为
往后岁月里最珍贵的念想。

如今，人过中年，我客居温州这座滨
海之城，离故乡秦巴深处的竹溪县，已是
千里之遥。经历了岁月洗礼，才渐渐懂
得，故土、亲情、逝去的时光，原是这般珍
贵。年少时拼命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成了
魂牵梦萦的归处；曾经习以为常的亲情，
如今成了最温暖的牵挂。

说起月饼，温州的月饼琳琅满目，蛋
黄莲蓉、豆沙椰丝、五仁火腿，甜咸兼备。
可吃来吃去，我最怀念的还是老家竹溪县
的素馅苏式月饼。那月饼外皮层层酥脆，
一碰就掉渣，内里是冰糖、芝麻、桂花、青
红丝调成的素馅，清甜不腻，带着一股山
野的质朴——有秦巴山风的清冽，有故乡
的烟火，有再也回不去的少年时光。

或许正因为有了异乡的经历和岁月
的体悟，我对那些写中秋的诗词才有了更
深的共鸣。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
故乡”，短短十字，道尽游子乡愁。杜甫的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与其说是故
乡的月亮更明，不如说是思念的心为故乡
的一切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王建的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一

个“落”字写尽秋思的无处不在。而苏轼
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把思念
从个人悲欢提升到普世的哲思——共沐
一轮明月，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团圆吗？

这些诗词跨越千年，时至今日，依旧
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千年前
的古人与今朝的我们，仰望同一轮明月，
体味同一份乡愁。岁月可以改换山河样
貌，却无法磨灭人们对家的眷恋。这便是
诗词的力量，亦是中秋的力量。它让我们
于奔波忙碌中驻足，仰望月色，叩问内心：
我们从何处而来？谁是心底最深的牵挂？

夜色渐深，月光如水，倾泻在窗台，也
淌入心间。我沏上一杯家乡绿茶，静坐窗
前，静静凝望圆月。茶味清淡，月色澄明，
思念却浓稠绵长。我忽然懂得，中秋的意
义，从来不在于品尝多么昂贵的月饼，而
在于它给予我们一个契机，去思念、去感
恩、去回望。让我们在喧嚣尘世里留存一
份诗意，在步履匆匆之中守住一份温情。

愿每一个望月之人皆被温柔以待，愿
世间亲人得以相聚，愿所有远行的游子，
终有归期。

一炉酥香 月满流年
■ 杨洪霞

明月带我还乡明月带我还乡
■■ 王征珂王征珂

秋天的明月秋天的明月，，是一个通灵神是一个通灵神

照着九月的夜行人照着九月的夜行人

照着还乡的漫长路照着还乡的漫长路

照着故乡永远的孩子照着故乡永远的孩子

照着游子渐瘦的脸庞照着游子渐瘦的脸庞

照着我的归心照着我的归心、、泪眼和柔肠泪眼和柔肠

秋天的明月照着

树林、庄稼、原野

雀鸟、农人、牛羊

照着松散的泥土、弯曲的小径

照着我呱呱诞生的地方

那玩泥巴长大的小伢

脱落了油漆的饭桌

吱呀吱呀的老藤椅上

仿佛还坐着气喘吁吁

累散了骨头架子的母亲

秋天的明月照着

墓地上母亲的遗容

袅袅上升的香火

是我无边的愁肠

故乡温柔的烟火，是我们回族人家世代相传的一炉点心
香气。乡人唤它月饼，可在我们的山居岁月里，它不单是中
秋的节物，更是四时喜庆、待客迎宾时一份最珍重的心意。

在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的民俗里，新春、婚嫁、佳节团
圆，总要烤制点心。家境宽裕的人家，常年存着，四季留香；
纵使日子清寒朴素，祖辈总这样叮嘱：生活可简，人情不可
淡。再清贫的年月，我们也要认真和面、调馅、生火、烤饼，
以一炉真诚的香甜，礼遇岁月，善待亲朋。

做点心，守着祖辈传下的古法，温柔细致，极有章法。面
要分生面、熟面、油面三类，配比相宜，软硬适度，烤出来的
饼方能层层起酥、绵软醇香。这点心最费香油，每到做饼时
节，父亲总要寻来最纯净的香油，细细调和，不吝物力，只为
守住一脉不变的味道与乡情。

馅料是点心的灵魂，全是山野朴素的馈赠。以晾凉的细
熟面为底，拌入香脆花生、醇厚核桃、洁白芝麻、透亮葡萄
干，缀上清新的青红丝，佐白糖搅匀；也有乡邻偏爱温润厚
重的口味，改用红糖调和。食材简单纯粹，慢慢相融，便酝
酿出清甜柔和、回味悠长的山居味道。

以前每近中秋，母亲总要把老旧的木笼屉，一遍遍细
细洗净、轻轻擦干。洁净的笼屉，干爽的面粉，是山里人
家对节庆、对民俗、对寻常日子的郑重。灶火燃起，蒸汽
袅袅，茅草屋里暖意升腾，白雾绕着屋梁缓缓流转，淡淡
的麦香混着油香，弥漫整间老屋，清寂的山家，霎时变得
温柔丰盈。

父母多年默契相伴，分工有序。父亲称量面粉、调配酥
面，分寸审慎，一丝不苟；母亲蒸面晾面、揉面醒面，再轻轻
擀出一张张匀薄柔韧的饼皮。最要紧处，是面皮裹油酥的配
比，多一分则松散，少一分则无酥层。这细微的分寸，是岁
月积攒下的手艺，亦是家风绵长的传承。

做饼，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劳作，而是一家人的团圆。
我和大姐围坐在案前，细细揉馅、团馅，把果仁与糖面揉

成圆润紧实的团子。饼胚成形，再轻轻点上一点胭脂红。那
浅浅一抹红，是中秋月色里温柔的祈愿，朴素，却虔诚动人。

二哥心灵手巧，跟着父亲塑形收口，只见他指尖轻轻一
捻，个个饼胚饱满圆整，宛若一轮轮小小的圆月，静静地排
在案板上，干净、温润、妥帖。

从前山里没有烤箱，一口铁锅、一膛炭火，便是我们的炉
灶。烤饼极讲究火候，要分上下火，辨文武火。底火稳烘，
盖火慢焖；火急容易焦糊，火缓酥香难出。大哥性子沉稳，
守在炉边，静静看火、翻面、调温，任烟火轻轻浮动，护着一
炉慢慢成熟的香甜。

一屋人，各执一事，不急不躁，笑语轻轻落在蒸腾的雾气
里。烟火温存，饼香漫漫，清贫的山居岁月，因一家人同心
相守的温情，变得安宁丰盈、暖意绵长。

日暮时分，在田间劳作整日的爷爷踏风归来。父亲赶忙
取出一枚刚出炉的热饼，沏上一壶滚烫清茶。热腾腾的点
心，清醇的山茶，温柔驱散满身风尘。朴素的一餐一食，藏
着最深的亲情，也藏着人间最安稳的幸福。

年年中秋，月满青山。一炉点心，烤暖了流年，传承了民
俗，也沉淀了我心底最干净、最温柔的乡愁。

我的家乡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是一片回汉杂居、和睦
相依的水土。回汉乡亲世代比邻而居，风俗有别，习性不
同，却彼此尊重、守望相助、亲如邻里。不一样的节庆，不一
样的习俗，从未成为隔阂，反倒滋养出山乡包容温柔、团结
和美的烟火。

一炉酥香岁岁依旧，一轮明月年年高悬。
家人团圆，邻里和睦，烟火寻常，便是故乡最静好的

人间。


